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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与社会幸福感的双向关系：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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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感恩是一种重要的积极情绪, 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已有研究表明, 感恩与社会幸福感存在

关联, 但缺乏因果性证据。为此, 本研究采用长期追踪法和日记法探讨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因果机制。研究 1 对

482 名被试进行间隔 7 个月的两拨次追踪调查, 来探讨特质感恩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交叉滞后分析

发现, 前测的特质感恩能够预测后测的社会幸福感, 前测的社会幸福感也能预测后测的特质感恩。为了减小回忆偏

差, 研究 2 对 248 名被试进行连续 21 天的日记法调查。结果发现, 前一天的状态感恩能预测后一天的社会幸福感, 

前一天的社会幸福感也能预测后一天的状态感恩。本研究揭示了感恩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因果机制, 并提出感恩

和社会幸福感的螺旋上升双向影响模型, 这对培育个体感恩和提升个体社会幸福感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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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感恩 (gratitude)是一种历 史悠久的精神遗产 , 

是世界各国所推崇的美德, 在西方更是享有“美德

之母”的美誉(McCullough et al., 2001)。但是, 感恩

在早期并未引起心理学界的重视, 直到积极心理学

的蓬勃发展 , 这一概念才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

注。McCullough 等人(2002)认为, 感恩是个体因受

到恩惠而产生的一种感激并力图有所回报的积极

情绪, 可区分为特质感恩和状态感恩两种形式。特

质感恩指个体持久地体验感恩情绪的心理倾向, 具

有跨情境的一致性。而状态感恩与特定情境有关, 

表现为即时的感恩体验(McCullough et al., 2002; 

Wood et al., 2010)。已有研究表明, 感恩具有广泛的

适应性功能, 它不仅能帮助个体减少压力(Kreitzer 

et al., 2019), 降低消极情绪(Ducasse et al., 2019; 

Mason, 2019; Sherman et al., 2020), 缓 解 抑 郁

(Cregg & Cheavens, 2021; Liang et al., 2020), 还能

增强应对能力(Tong & Oh, 2021), 提升幸福感(Chopik 

et al., 2019; Emmons & McCullough, 2004; Portocarrero 

et al., 2020; Yang et al., 2021)。另外, 作为一种亲社

会情绪, 感恩也能增强个体的社会联结(Emmons & 

McCullough, 2004; Emmons & Shelton, 2002), 并促

进他们做出亲社会行为(Bono et al., 2019; Yu et al., 

2020)。 

近年来, 感恩与幸福感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

研究者的关注。横向研究发现, 感恩与主观幸福感

和心理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丁凤琴, 赵虎

英 , 2018; Lin & Yeh, 2014; Mason, 2019; Sood, 

2012)。纵向研究进一步发现, 感恩能正向预测主观

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 反之则不成立(Jans-Beken et 

al., 2018; Nezlek et al., 2019)。然而, 以往这些研究

多着眼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这两种幸福感

分别强调个体的情绪体验和心理机能, 反映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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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个人特征, 因而也被称为个人幸福感(苗元江 

等, 2008)。与之不同, 研究者还提出了社会幸福感

这一概念。社会幸福感指人们对自己当前的社会处

境和自身社会功能的评价, 反映了个人机能的实现

对他人或社会产生的意义或价值, 以及社会机能是

否处于良好状态(Keyes, 1998)。社会幸福感理论认

为, 社会幸福感包括社会整合、社会认同、社会贡

献、社会实现和社会和谐五个方面(Keyes, 1998)。

Keyes (2007)提出的积极心理健康模型进一步认为, 

幸福感是个体心理体验的一种完满状态, 是主观幸

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整合, 三者相互

关联但又相互独立。这三种幸福感分别反映了个体

对自身生活质量三个方面的衡量, 即对自己生活感

到良好、自身功能良好及社会功能良好。此外 , 

Gallagher 等人(2009)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 主

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三因子模型

拟合优度显著高于单因子和两因子模型, 国内学者

也得到相似结论(陈志霞, 李启明, 2014)。综上, 主

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是幸福感的三

个维度, 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独立性。但是, 目前

仅有少量研究考察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关系。因此, 

本研究尝试在已有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

究感恩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一些研究者从理论层面指出, 感恩可能是影响

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 感恩的拓展建

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解释了感恩对社

会幸福感的长期促进作用。这一理论认为, 感恩作

为一种积极情绪, 能够拓展个体的思维−行动模式, 

建立持久的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 进而提升社会幸

福感(Fredrickson, 2004)。具体而言, 感恩使个体在

受到帮助后能更富创造性地回报善意(如使用富有

表现力的语言 , 关心需要帮助的人等), 这将为其

建立更持久的社会资源, 如亲密的朋友关系、积极

的社会关系等, 从而提升社会幸福感。其次, 感恩

的放大理论(gratitude amplification theory)揭示了感

恩对社会幸福感的短期预测效应。这一理论认为, 

感恩会放大日常生活中的积极方面, 尤其是社会生

活中的积极方面, 从而使个体获得更高水平的社会

幸福感(Watkins, 2013)。综上, 感恩对社会幸福感可

能表现出长期和短期效应。其中, 由于特质感恩在

短期内相对稳定, 而状态感恩易受情境因素的影响

(McCullough et al., 2002; Wood et al., 2010), 因此, 

我们认为, 长期效应主要体现在特质感恩层面, 而

短期效应主要体现在状态感恩层面。基于上述理论, 

我们提出假设：感恩对社会幸福感具有长期和短期

预测效应。 

另一方面, 社会幸福感也可能预测感恩。人格

和社会关系模型(PERsonalit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model, 简称 PERSOC 模型; Back et al., 2011)认为, 

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方式和对社会关系的看

法与人格发展有关。据此, 由于社会幸福感涉及人

们对外部社会环境的积极感知(例如, 社会正变得

更好; 我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 我的社区把我视为

有价值的成员等), 这种积极感知促进个体产生新

的 社 会 适 应 行 为 ( 如 社 会 参 与 行 为 和 志 愿 行 为 ) 

(Cicognani et al., 2008; Son & Wilson, 2012; Yu 

et al., 2021), 从而影响其人格特质(如感恩)的发展。

因此, 社会幸福感对感恩可能具有长期预测效应。

此外,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有意义的生活是获得积极情绪的重要途径(DeHaan & 

Ryan, 2014)。Huta 和 Waterman (2014)指出, 社会幸

福感是有意义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社会幸福

感反映了个体社会机能的良好状态。因此, 当社会

幸福感较高时, 个体更倾向于认为其日常生活是有

意义的, 进而获得更多的积极情绪。感恩作为一种

重要的积极情绪 (Emmons & McCullough, 2004), 

在这一过程中也能得到提升。另外, 自我决定理论

还指出, 最佳机能状态的实现依赖于三种基本需求

(即自主需求、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的满足。其中, 

关系需求的满足反映了社会机能的完善。当个体体

验到较高水平的社会幸福感时, 其社会机能良好发

展、关系需求得到充分满足(Keyes, 1998), 这使个

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感受到更多善意、体验到更多

的感恩情绪。一项日记法研究也证实, 关系需求的

满足能够纵向预测感恩(Lee et al., 2015)。因此, 社

会幸福感也可能对感恩表现出短期的预测效应。基

于以上分析, 我们提出假设：社会幸福感对感恩具

有长期和短期的预测效应。 

尽管研究者已开始关注感恩与社会幸福感之

间的关系 , 但该领域仍存在一些重要问题亟待解

决。首先, 以往研究多是基于横断数据探讨感恩与

社会幸福感的关系(Caputo, 2015; Palhares et al., 

2018; Portocarrero et al., 2020; Wang et al., 2015), 

因此无法揭示二者之间的因果预测关系。针对这一

问题, 研究 1 拟通过长期追踪的方法来探讨两者的

因果预测关系。由于 6 个月以上的追踪被认为是长

期追踪(Eid & Larsen, 2008), 因此研究 1 采用间隔 7

个月的两拨次追踪法来探讨特质感恩和社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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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之间的长期因果预测关系。其次, 已有研究对社

会幸福感的测量主要依赖个体对生活状况的追溯

性评价, 因此容易产生回忆偏差。日记法能减小回

忆偏差, 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 是测量幸福感的黄

金标准之一(Gunthert & Wenze, 2011), 因此, 研究

2 将进一步采用日记法探讨状态感恩和社会幸福感

的短期因果预测关系。总而言之, 本研究将结合长

期追踪法(研究 1)和日记法(研究 2), 探究成年群体

中感恩与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因果预测关系。基于拓

展建构理论和放大理论, 提出假设 H1 和 H2; 基于

PERSOC 模型和自我决定理论, 提出假设 H3 和

H4。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 H1：前测的特质感恩正向预测后测的社

会幸福感。 

假设 H2：前一天的状态感恩正向预测后一天

的社会幸福感。 

假设 H3：前测的社会幸福感正向预测后测的

特质感恩。 

假设 H4：前一天的社会幸福感正向预测后一

天的状态感恩。 

2  研究 1：特质感恩对社会幸福感的
影响——来自长期追踪法的证据 

研究 1 采用两拨次追踪法, 考察特质感恩和社

会幸福感之间的长期因果预测关系。 

2.1  被试 

在某高校招募了 563 名被试, 对其进行间隔 7

个月的两拨次追踪调查。在第一个时间点(T1)的测

查中, 共收集 563 份样本。时隔 7 个月后, 对第一

个时间点(T1)的被试再次进行测查, 共收集 504 份

样本。剔除流失、漏题、重复做答的被试 22 名, 最

终有效被试数为 482 人 , 问卷的 有效回收率为

85.6%。我们采用 G*power 3.1 软件(Faul et al., 2007)

对本研究样本量进行估算, 按照 α = 0.05, 相关效

应量 r = 0.20, 达到 80%统计检验力至少需要 193

名被试, 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量达到要求。被试的

平均年龄为 20.30 岁, 标准差为 1.40。其中, 男性

228 人, 女性 254 人。在研究过程中被试可随时退

出研究。本研究得到了当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2.2  工具 

2.2.1  感恩问卷 

采 用 McCullough 等 (2002)编 制 的 感 恩 问 卷

(Gratitude Questionnaire-Six Item Form, GQ-6)评估

被试的特质感恩水平。量表由 6 个项目组成(例如, 

“我对很多人都心存感激”), 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进行从 1 (非常不同意)到 7 (非常同意)点

的评价。得分越高, 代表感恩水平越高。GQ-6 已被

证实在中国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Kong, You, 

et al., 2017; Kong, Zhao, et al., 2020; Yang et al., 

2021) 。 在 本 研 究 中 , 该 量 表 在 两 个 时 间 点 的

Cronbachα 系数分别为 0.85、0.88。 

2.2.2  社会幸福感量表 

采用 Keyes 等(2008)等人编制的心理健康连续

体简表(Evaluation of the Mental Health Continuum- 

Short Form, MHC-SF)中的社会幸福感子量表来测

量社会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子量表包括 5 个项目, 

评估了社会整合、社会认同、社会贡献、社会实现

和社会和谐五个方面。量表采用 7 点计分, 从“非常

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记 1~7 分。分数越高, 代

表社会幸福感水平越高。MHC-SF 已被证实在中国

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尹可丽, 何嘉梅, 2012)。

在本研究中 , 该问卷在两个时间点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是 0.85、0.93。 

2.3  数据分析方法 

研究 1 使用 SPSS 25.0 和 Mplus 8.0 对数据进

行分析。首先, 使用 SPSS 25.0 进行描述统计、相

关分析以及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见表 1)。基于相关

分析结果, 使用 Mplus 8.0 进行交叉滞后分析, 建

立 4 个结构方程模型来探讨特质感恩和社会幸福感

的关系(见图 1)。 
 

 
 

图 1  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交叉滞后模型 

 
模型 1 为基线模型(M1), 即自回归模型, 这个

模型考察了主要变量的时间稳定性。模型 2 为正向

因果模型(M2), 该模型在 M1 的基础上加入了从 T1

的感恩到 T2 的社会幸福感的交叉滞后路径, 来探

究 T1 的感恩是否对 T2 的社会幸福感存在预测作

用。模型 3 为反向因果模型(M3), 该模型在 M1 的

基础上加入了从 T1 的社会幸福感到 T2 的感恩的交

叉滞后路径, 以考察 T1 的社会幸福感能否预测 T2

的感恩。最后是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双向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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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M4), 该模型包括自回归和所有交叉滞后路径。 

此外, 根据 Hu 和 Bentler (1998)推荐的拟合指

标判断标准, 若 RMSEA < 0.08, SRMR < 0.10, CFI > 

0.90, TLI > 0.90, 则说明模型拟合良好。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研究以自我报告法为主, 可能会产生共同

方法偏差。因此,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共

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周浩, 龙立荣, 2004)。结果发

现, 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总数为 5 个, 第一个因子

解释了总变异的 38.1%, 小于 40%, 表明当前的数

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5  结果 

表 1 列出了两个时间点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

差和相关矩阵。结果发现, 两个时间点的感恩和社会

幸福感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与研究的预期相符。 

其次, 我们检验了感恩与社会幸福感的自回归

和交叉滞后模型。自回归模型 M1 与实际数据拟合

良好(见表 2)。在这个模型中, 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

稳定系数均显著, 表明变量随时间的推移保持相对

稳定(见表 3)。 

正向因果模型 M2 的结果也显示出良好的拟合

度。与 M1 相比, M2 拟合更好：Δχ2(1, 482) = 20.44, 

p < 0.001。T1 的感恩到 T2 的社会幸福感的路径系

数显著(β = 0.22, p < 0.001), 这表明特质感恩可以

正向预测社会幸福感。 

反向因果模型 M3 的结果同样显示出良好的拟

合度。与 M1 相比, M3 拟合更好：Δχ2(1, 482) = 15.01, 

p < 0.001。T1 的社会幸福感对 T2 的感恩存在预测

作用(β = 0.19, p < 0.001)。即社会幸福感可以反向

预测特质感恩。 

双向因果关系模型 M4 也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此外, 与 M1 相比, M4 拟合更好：Δχ2(2, 482) = 

29.61, p < 0.001。与 M3 相比, M4 拟合更好：Δχ2(1, 

482) = 14.60, p < 0.001。T1 的感恩可以正向预测 T2

的社会幸福感(β = 0.19, p < 0.001), T1 的社会幸福

感可以正向预测 T2 的感恩(β = 0.15, p = 0.002)。 
 

表 1  感恩与社会幸福感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N = 482) 

变量 M SD 1 2 3 4 

1. T1 感恩 33.67 5.92 1    

2. T1 社会幸福感 20.98 4.72 0.31** 1   

3. T2 感恩 32.98 6.35 0.43** 0.26** 1  

4. T2 社会幸福感 22.67 4.50 0.29** 0.38** 0.55** 1 

注：T1 和 T2 为 2 次测量时间, ** p < 0.01。 

 
表 2  模型的拟合度指数 

模型 χ2 df p RMSEA SRMR CFI TLI 模型比较 Δχ2 p 

M1 829.58 194 <.001 0.08 0.08 0.92 0.91    

M2 809.14 193 <.001 0.08 0.06 0.92 0.91 M1−M2 20.44 <0.001 

M3 814.57 193 <.001 0.08 0.07 0.92 0.91 M1−M3 15.01 <0.001 

M4 799.97 192 <.001 0.08 0.05 0.92 0.91 M1−M4 29.61 <0.001 

注: RMSEA: 近似均方根误差; SRMR: 标准均方根残差; CFI: 比较拟合指数; TLI: 塔克−刘易斯指数。 

 
表 3  标准化稳定性和交叉滞后系数表 

模型 自回归路径 β 95% CI 交叉滞后路径 β 95% CI 

M1 
感恩 T1→感恩 T2 0.38*** [0.30, 0.46]    

社会幸福感 T1→社会幸福感 T2 0.34*** [0.26, 0.42]    

M2 
感恩 T1→感恩 T2 0.46*** [0.38, 0.54] 感恩 T1→社会幸福感 T2 0.22*** [0.13, 0.31]

社会幸福感 T1→社会幸福感 T2 0.26*** [0.18, 0.35]    

M3 
感恩 T1→感恩 T2 0.31*** [0.23, 0.40] 社会幸福感 T1→感恩 T2 0.19*** [0.10, 0.28]

社会幸福感 T1→社会幸福感 T2 0.41*** [0.33, 0.50]    

M4 
感恩 T1→感恩 T2 0.40*** [0.31, 0.49] 感恩 T1→社会幸福感 T2 0.19*** [0.09, 0.28]

社会幸福感 T1→社会幸福感 T2 0.34*** [0.24, 0.43] 社会幸福感 T1→感恩 T2 0.15** [0.05, 0.24]

注：T1: 时间点 1; T2: 时间点 2; β：标准化系数。**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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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在控制了年龄和性别后, 感恩和社会幸

福感依然存在双向预测关系(T1 的感恩到 T2 的社

会幸福感：β = 0.18, p < 0.001; T1 的社会幸福感到

T2 的感恩：β = 0.15, p = 0.001), 表明结果不受年龄

和性别的影响。 

综上所述, 研究 1 的结果表明：T1 的感恩正向

预测了 T2 的社会幸福感, 并且 T1 的社会幸福感正

向预测了 T2 的感恩。因此, 特质感恩和社会幸福

感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预测关系。 

3  研究 2：状态感恩对社会幸福感
的影响——来自日记法的证据 

为了避免回忆偏差, 研究 2 采用日记法进一步

考察状态感恩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短期因果预测

关系。 

3.1  被试 

研究 2 在某高校招募了 274 名被试, 进行连续

21 天的日记法调查。最终获得有效被试 248 名(38

名男性 ), 平均年龄为 19.72 ± 1.68 岁 , 范围 在

17~26 岁之间。在连续 21 天的问卷填写中, 7 名被

试少填写一天, 2 名被试少填写两天。因此, 共收集

了 5197 个数据, 用 999 对缺失数据进行替代处理后

共有 5208 个数据, 其中有 26 个数据是第二天上午

填写的。使用 R 语言包 simr 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分

析来计算最小样本量(Arend & Schäfer, 2019)。结果

表明, 在 21 天追踪中, 在小组内效应(γ10.std = 0.10, 

ICC = 0.50)条件下, 达到 0.85 的统计检验力(α = 

0.05)需要 130 名被试(共 2730 个数据)。因此, 研究

2 所使用的样本量达到要求。本研究得到了当地伦

理委员会的批准。 

3.2  工具 

3.2.1  日常感恩 

为了减轻日记法研究中被试的负担, 从研究 1

采用的感恩量表中选择两个因子载荷最高的项目

进行改编 , 测量被试的每日感恩水平(Garg et al., 

2021; Gouveia et al., 2021)。将原题目“生命中有太

多我要感恩的事情”和“我对很多的人都心存感激”

改编为“今天有太多我要感恩的事情”和“今天我对

很多的人都心存感激”。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被试内

和被试间的 omega 系数分别为 0.80、0.87。 

3.2.2  日常社会幸福感 

将研究 1 中的社会幸福感量表修改为适合日记

法研究的版本, 来测量每日社会幸福感水平。在本

研究中, 该量表的被试内和被试间 omega 系数分别

是 0.74、0.92。 

此外, 考虑到传统的因子分析方法会违背样本

的随机性与独立性假设, 因此我们对每日感恩和每

日社会幸福感进行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在这个

模型中, 组内和组间均包括感恩和社会幸福感两个

潜变量。结果表明, 该模型拟合良好：χ2 = 616.88, 

df = 26, χ2/df = 23.73, CFI = 0.94, TLI = 0.91, 

RMSEA = 0.07, SRMR(within) = 0.04, SRMR(between) = 

0.09。因此, 日常感恩和日常社会幸福感的测量具

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3.3  程序 

本研究依托线上平台发放以及回收问卷。正式

研究开始前, 要求被试完成人口学信息(如性别、年

龄等)的填写。在连续 21 天的日记法调查中, 每天

晚上 18 点发放每日问卷链接, 要求被试对当天的

感恩和社会幸福感进行评估, 并在晚上 24 点关闭

问卷链接。在第二天上午 9 点, 向未完成问卷的被

试再次发放问卷链接, 要求对其昨天的状态进行评

估, 问卷于中午 12 点截止。 

3.4  数据分析 

研究采用 SPSS 25.0 和 Mplus 8.0 进行数据分

析。剔除中途退出研究的被试数据, 用 999 替换缺

失的 11 天观测值 , 使用全息极大似然估计 (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对缺失值进行处

理。由于每日观测数据(N = 5208)嵌套于被试(N = 

248)中, 因此研究数据包含被试内(即组内)和被试

间(即组间)两个水平。 

首先 , 建立一个没有预测变量的零模型 (null 

model)来估计均值、被试内和被试间的方差、被试

内 和 被 试 间 的 相 关 及 组 内 相 关 系 数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然后, 为了进一步检验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关

系 , 采 用 动 态 结 构 方 程 建 模 (Dynam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构建多水平回归模型。该模型分

为组内水平(水平一)和组间水平(水平二)。其中, 感

恩为自变量 , 社会幸福感为因变量。在该模型中 , 

感恩、社会幸福感和时间都采用随机截距和随机斜

率的估计方法。另外, 与以往研究一致(Newman et al., 

2020), 在水平一中 , 将时间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

型中, 来控制线性趋势影响。根据完成问卷的日期

顺序对时间进行编码, 例如：第一天编码为“1”, 第

二天编码为“2”, 以此类推。对感恩、社会幸福感和

时间进行组均值中心化处理。具体模型方程如下所

示。对于水平 1(组内水平), 个体 i 在第 j 天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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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 yij 可以表示为： 

组内水平：yij (社会幸福感) =  

          β0i + β1i (Xij −X) + β2i (Tij T) + rij 

其中, β0i 是社会幸福感的截距, 即第 i 个被试

社会幸福感平均值。β1i 和 β2i 表示斜率, 即第 i 个被

试的感恩预测社会幸福感的变化速率, 以及时间预

测社会幸福感的变化速率。Xij 和X 代表被试 i 在

第 j 天的感恩水平和个体 i 的平均感恩水平。Tij 和

T 代表测量时间和测量时间的平均值。rij 表示误差

项, 代表第 i 个被试在第 j 个观测时间中的测量值 y

不能被自变量所解释的部分。 

对于水平 2(组间水平), 其模型表达式如下： 

组间水平：β0i = γ00 + u0i 

 β1i = γ01 + u1i 

 β2i = γ02 + u2i 

其中, β0i 为水平 1 中的随机截距, β1i 和 β2i 为水

平 1 中的随机斜率, γ00、γ01 和 γ02 表示对应的截距, 

u0i、u1i 和 u2i 分别为对应方程的残差。 

为探究日常感恩和日常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因

果预测关系, 我们构建多水平交叉滞后路径模型。

如图 2 所示, γ1j 和 γ4j 代表自回归效应, γ2j 和 γ3j 代表

交叉滞后效应。μ 感恩和 μ 社会幸福感分别是感恩和社会

幸福感的截距。在该模型中, 截距和斜率均设定成

随机。为了使模型简洁, 组内水平分析的方程并没

有呈现。具体模型方程如下： 

γij (感恩后一天) = γ0j + γ1i (感恩前一天)  

+ γ2i (社会幸福感前一天) + rij 

γij (社会幸福感后一天) = γ0j + γ3i (感恩前一天)  

+ γ4i (社会幸福感前一天) + rij 

 

 
 

图 2  每日感恩和每日社会幸福感的两水平回归模型图 
 

其中, γ1j (感恩前一天)指被试 i 前一天的感恩预测

后一天的感恩的斜率, γ2j (社会幸福感前一天)指被试 i

前一天的社会幸福感预测后一天的感恩的斜率, γ3j 

(感恩前一天)指被试 i 前一天的感恩预测后一天的社会

幸福感的斜率, γ4j (社会幸福感前一天)指被试 i 前一天 

社会幸福感预测后一天的社会幸福感的斜率。 

最后,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 通过探索性的

跨水平调节效应分析, 考察了年龄和性别对于交叉

滞后效应的调节作用。在该分析中, 将男性编码为

“1”, 将女性编码为“0”。该模型中, 感恩和社会幸

福感为被试内变量, 而性别和年龄为被试间变量。

被试内变量进行组均值中心化, 被试间变量进行总

体均值中心化。 

3.5  结果 

3.5.1  描述性统计 

表 4 显示了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均值、被试内

和被试间方差、组内相关系数(ICC)和变量间的被

试内、被试间相关系数。结果显示, 感恩组内相关

系数为 0.58, 社会幸福感组内相关系数为 0.67, 表明

有 42%感恩和 33%社会幸福感的变异是由被试内的

差异造成的。因此, 研究数据适合采用两水平分析

(张雷 等, 2003)。被试内相关分析表明, 感恩与社

会幸福感(r = 0.36)存在显著相关, 这表明当被试当

天的感恩水平越高时, 他们的社会幸福感也越高。 
 

表 4  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组内相关系数(ICC) 

变量 均值
方差 组内 

相关 
感恩

社会

幸福感被试内 被试间 

感恩 10.49 2.34 3.23 0.58 1 0.69***

社会幸福感 26.88 6.87 14.00 0.67 0.36*** 1 

注：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被试内及被试间的相关：左下角为被

试内相关系数, 右上角为被试间相关系数; *** p < 0.001。 
 

3.5.2  多水平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关系, 我

们构建了感恩预测社会幸福感的多水平回归模型。

其中, 感恩是自变量, 社会幸福感是因变量。该模

型表明, 感恩能预测个体的社会幸福感(γ = 0.59, 

SE = 0.04, t = 13.94, p < 0.001)。此外, 在控制时间

因素后, 这一结果仍然显著(γ = 0.58, SE = 0.04, t = 

13.85, p < 0.001)。 

3.5.3  多水平滞后效应分析 

多水平交叉滞后路径分析的结果表明, 前一天

的状态感恩能够预测后一天的状态感恩(γ = 0.19, 

SE = 0.02, t = 9.58, p < 0.001), 前一天的社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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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感恩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效应 变量 固定效应 γ (SE) 随机效应 τ (SE) 

截距 感恩 10.54 (0.12)*** 3.28 (0.28)*** 

 社会幸福感 26.89 (0.24)*** 14.30 (1.22)*** 

自回归效应 感恩 T1→感恩 T2 0.19 (0.02)*** 0.03 (0.01)*** 

 社会幸福感 T1→社会幸福感 T2 0.16 (0.02)*** 0.03 (0.01)*** 

交叉滞后效应 感恩 T1→社会幸福感 T2 0.09 (0.03)** 0.02 (0.02) 

 社会幸福感 T1→感恩 T2 0.03 (0.01)** 0.01 (0.00)*** 

注：T1: 前一天; T2: 后一天; SE: 标准误; ** p < 0.01, *** p < 0.001。 

 
感也能够预测后一天的社会幸福感(γ = 0.16, SE = 

0.02, t = 8.15, p < 0.001)。这说明, 感恩和社会幸福

感在 21 天的较短时间内呈现出较高的个体内稳定

性, 即一旦个体表现较高的感恩和社会幸福感, 将

会在一定程度上持续下去。此外, 前一天的状态感

恩能够预测后一天的社会幸福感(γ = 0.09, SE = 

0.03, t = 2.90, p = 0.004), 并且前一天的社会幸福

感也能预测后一天的状态感恩(γ = 0.03, SE = 0.01, 

t = 2.84, p = 0.005)。因而, 感恩和社会幸福感存在

相互预测作用(见表 5)。 

3.5.4  跨水平调节效应分析 

另外, 探索性的跨水平调节效应分析的结果表

明, 年龄和性别对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交叉滞后路

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ps > 0.05)。 

3.5.5  补充分析 

考虑到早晚心理状态可能存在差异, 我们将在

第二天作答的被试剔除后, 重新对数据进行分析。

多水平回归分析发现, 状态感恩能预测个体的社会

幸福感(γ = 0.57, SE = 0.04, t = 13.26, p < 0.001)。在

控制时间因素后, 这一效应仍然显著(γ = 0.55, SE = 

0.04, t = 13.10, p < 0.001)。多水平交叉滞后分析发

现, 前一天的状态感恩能够预测后一天的社会幸福

感(γ = 0.09, SE = 0.03, t = 2.94, p = 0.003), 前一天

的社会幸福感也能预测后一天的状态感恩(γ = 0.03, 

SE = 0.01, t = 2.40, p = 0.002)。因此, 早晚心理状态

不会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综上, 本研究表明, 状态感恩和社会幸福感存

在短期的双向预测关系。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长期追踪法和日记法探讨了感恩

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因果预测关系。研究 1 结果表

明, 前测的特质感恩能够显著预测后测的社会幸福

感, 前测的社会幸福感也能显著预测后测的特质感

恩。研究 2 结果表明, 前一天的状态感恩能够显著

预测后一天的社会幸福感, 前一天的社会幸福感也

能显著预测后一天的状态感恩。此外, 以上结果不

受年龄和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因素的影响。总之, 本

研究采用长期和短期追踪法, 系统验证了感恩与社

会幸福感的双向预测关系。 

4.1  感恩对社会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研究 1 发现, 前测的特质感恩可以正向预测后

测的社会幸福感, 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H1, 即特

质感恩对社会幸福感具有长期的促进效应。这与以

往的研究结果一致(Froh et al., 2010), 同时支持了

拓展建构理论的基本观点(Fredrickson, 2004), 即感

恩可以拓展个体的行为和认知, 改善个体与外部环

境的互动模式。Algoe 等人(2016)也证实, 感恩的个

体在人际关系方面持有更乐观、正面的态度, 因而

人际交往中更愿意采取关系维持策略, 这有助于他

们建立持久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升社会幸福感。

Wang 等人(2022)通过纵向追踪研究也发现感恩能

预测个体 6 个月后的社会支持程度。Lambert 和

Fincham (2011)的研究也表明向伴侣表达感恩可以

增强伴侣对亲密关系的积极评价和表达关系忧虑

时的舒适感, 有助于长期关系的维持。综上, 感恩

促使个体建立富有支持性的社会关系、构建持久的

社会资源, 从而提高其社会幸福感。 

研究 2 发现, 前一天的状态感恩可以正向预测

后一天的社会幸福感, 即状态感恩对社会幸福感具

有短期的促进效应, 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H2, 并

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Khanna & Singh, 2021)。本

研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提供了状态感恩对社会幸

福感在每日水平上预测作用的新证据。正如感恩的

放大理论所指出的, 状态感恩能够激发个体的亲社

会动机 , 并促使其做出积极的社会行为 (Watkins, 

2013)。这种积极的社会互动增强了个体感知到的

社会联结, 进而提升了社会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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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Yang 等人(2021)采用两拨次追踪法发现, 

感恩能预测个人幸福感。Zhang 等人(2022)采用日

记法得到类似的结果。因此, 感恩对个人和社会幸

福感均具有促进作用。感恩可以促使个体更积极乐

观地看待当下的个人和社会生活, 并做出积极的行

为, 从而提升日常的个人和社会幸福感, 还可以通

过帮助个体建构持久的个人和社会资源, 进而提升

长期的个人和社会幸福感。 

4.2  社会幸福感对感恩的预测作用 

研究 1 还发现, 社会幸福感可以正向预测 7 个

月后的特质感恩, 该结果验证了假设 H3, 即社会

幸福感对特质感恩具有长期预测效应。本研究与以

往研究一致, 即社会幸福感能显著预测 20 年后的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Joshanloo, 2018), 并进一步将

此结论拓展到具体的情感维度(感恩情绪)中。基于人

格和社会关系模型的基本观点, 人格发展受个体对

自身社会关系的认知和互动模式的影响(Back et al., 

2011)。社会幸福感高的个体对自身社会关系拥有更

积极的认知, 愿意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和融入社区

组织中, 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这些积极的社

会互动模式使个体发展出相对稳定的感恩倾向。 

研究 2 进一步发现, 社会幸福感也可以在较短

的时期内影响状态感恩, 该结果验证了假设 H4。目

前, 尚未有研究揭示社会幸福感与感恩的短期纵向

关系, 因此本研究为该领域提供了初步证据。基于

DeHaan 和 Ryan (2014)的自我决定理论, 社会幸福

感高的个体社会机能良好, 在日常生活中愿意积极

地与他人互动和联系 , 日常的关系需求得到满足 , 

进而促进感恩情绪的产生。此外, 社会幸福感能够

提高自身的价值感和生活意义感, 这进一步引发更

多的感恩等积极情绪。 

综上所述, 社会幸福感使个体在与他人互动时

感知到更多的自身意义和价值, 积极的社会互动满

足了其日常关系需求, 进而体验到了更多的感恩情

绪。并且社会幸福感高的个体更乐于参与社会活动

和表现亲社会行为, 这些活动的参与同样会增加个

体的感恩倾向。但这种效应在个人幸福感中似乎并

不存在, 过往有研究者分别通过长期追踪法和日记

法在特质层面和状态层面探究个人幸福感对感恩

的预测作用, 均未发现存在效应, 这可能是因为两

类幸福感的构成成分不同, 这也暗示了社会幸福感

和个人幸福感的相互独立性。 

4.3  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螺旋上升双向影响模型 

综上, 本研究首次结合长期追踪法和日记法探

讨了社会幸福感与感恩的长期和短期因果预测效

应。综合研究 1 和研究 2 的结果, 感恩和社会幸福

感之间存在双向预测关系。为了解释这一结果, 本

研究根据相关理论, 提出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螺旋

上升双向影响模型。具体而言, 感恩放大了人们对

生活中美好事物的关注 , 特别是社交生活中的美

好。例如, 感恩能够放大施恩者给予的好处, 使受

惠者更可能将这些好处视为施恩者给予的恩惠, 而

非义务, 进而使个体对当下的社会生活有更积极的

评价 , 从而在短期内提升社会幸福感。另一方面 , 

作为一种积极情绪, 感恩能够拓展个体的思维−行

动模式, 使得个体在接受帮助后采用更丰富多元的

方式回报他人。与他人的这种积极互动有助于个体

建立长期的社会资源, 如构建积极的社会关系和习

得良好的社会交往技巧等, 进而提升人们的长期社

会幸福感。反之, 社会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也有助

于让个体体验到更强的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 以及

更高的社会价值感。这些完善的社会机能满足了个

体日常的关系需求, 使其生活富有意义, 从而体验

到更多的感恩情绪。同时, 社会幸福感的提升使个

体对外部社会环境和自身社会功能产生积极感知, 

这激发个体产生新的社会适应行为(如志愿活动、

给他人提供支持), 从而有助于个体感恩水平发生

长期的改变。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一个感恩与社会

幸福感相互促进、不断循环的螺旋上升双向影响

模型。  

尽管本研究发现了感恩和社会幸福感之间存

在相互预测作用, 但这一模式在感恩和个人幸福感

的关系中并不成立。例如, Yang 等人(2021)采用两

拨次追踪法虽然证实了特质感恩对个人幸福感的

预测效应, 但并未发现个人幸福感对特质感恩存在

预测作用。Zhang 等人(2022)采用日记法发现, 状态

感恩能预测个人幸福感, 但个人幸福感不能预测状

态感恩。因此, 我们提出的螺旋上升双向影响模型

并不适用于个人幸福感。这可能是因为感恩与社会

幸福感都是社会取向概念, 它们的产生和发展相互

依赖和影响。其中, 社会幸福感涉及对自身人际关

系的感知, 感恩则是一种典型的关系性情感(Algoe 

et al., 2008), 而关系性情感的产生依赖于个体与他

人的社会关系。相比较而言, 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

福感则更强调个体情绪体验和心理机能, 和社会关

系没有直接联系, 因此可能无法预测感恩情绪。本

研究的结果揭示了社会幸福感与个人幸福感两者

的功能差异及相对独立性, 也表明提升感恩水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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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社会幸福感出发, 而非个人幸福感。 

4.4  研究的局限、意义与启示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和值得改进的地方。首 

先, 尽管本研究中使用的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

度, 但仍然可能存在与自我报告相关的偏差。未来

的研究可以采用其他方法, 如他评报告, 以便更客

观地考察感恩与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其次, 研

究 2 中大部分被试为女性, 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进一

步考察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男性群体。第三, 以往

的跨文化研究表明, 相对于西方文化, 东方文化国

家更注重关系的感恩(Mendonça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15), 这可能更有助于个体的社会幸福感。

因此,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考察目前的结论是否可

以推广到其他文化群体。第四, 尽管纵向研究能在

一定程度上揭示变量间潜在的因果关系, 但是仍需

要谨慎地做出因果论断。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

实验等方法进一步揭示感恩与社会幸福感之间的

因果关系。 

尽管有以上局限 , 但本研究仍有不少可取之

处。据我们所知, 鲜有研究揭示感恩与社会幸福感

的纵向关系, 因此本研究从纵向角度探讨感恩与社

会幸福感的因果预测关系, 为该领域提供了新的证

据。首先, 由于幸福感领域的研究多关注个体的个

人幸福感, 忽视了幸福感的社会特征, 因此本研究

丰富了感恩与幸福感相关的研究。另外, 本研究探

究了感恩与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 不仅发现

了感恩与社会幸福感之间存在双向预测关系, 还在

此基础上首次提出感恩和社会幸福感的螺旋上升

双向影响模型。除了在理论层面上的贡献外, 本研

究结果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方面, 研究者可

以从感恩教育和培养入手, 来提升个体的社会幸福

感。另一方面, 研究者也可以设计一些提升社会幸

福感的干预方案来进一步提升个体的感恩水平。 

5  结论 

本研究结合长期追踪法和日记法, 从纵向角度

探讨了感恩与社会幸福感的因果预测关系。结果表

明, 特质感恩不仅可以预测社会幸福感, 社会幸福

感也可以预测特质感恩。状态感恩不仅可以预测社

会幸福感, 社会幸福感也可以预测状态感恩。因此, 

感恩和社会幸福感之间存在双向预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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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titude and social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and a daily diary investigation 

YE Ying, ZHANG Linting, ZHAO Jingjing, KONG Feng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of gratitude is crucial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gratitude and social well-being. However, no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is potentially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from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According to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and gratitude amplification theory, we hypothesized that gratitude has a 

predictive effect on social well-being.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model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we proposed that social well-being is an antecedent to gratitude. In summary, 

this research combines a longitudinal study and a daily diary investigation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causal relation between gratitude and social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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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1 employs a two-wave cross-lagged design to explore the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t 

gratitude and social well-being. The sample comprised 563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all participated 

online. Pursuant to the study purpos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the gratitude and social 

well-being scales twice, separated by a seven-month interval. The cross-lagged path analysis suggested 

reciprocal effects between trait gratitude and social well-being. To reduce recall bias and explore the 

short-term association between gratitude and social well-being, Study 2 employs a daily diary method. A 

total of 274 young adults completed daily gratitude and social well-being measures for 21 consecutive 

days. 

In Study 1, trait gratitude at T1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social well-being at T2, while social 

well-being at T1 also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rait gratitude at T2. These effects remained significant after 

controlling for age and gender. Consistent with Study 1, Study 2 also revealed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state gratitude on one day positively predicted social well-being the next day, while social well-being on 

one day also positively predicted state gratitude the next day. Moreover, these relationships were stable 

after controlling for time trend. Overall, the results of Study 1 and Study 2 support the hypotheses by 

showing reciprocal predictive effects between gratitude and social well-being. 

In summary, we predicted that experiencing gratitude would lead to higher social well-being, which 

would, in turn, result in higher gratitude, activating an upward spiral. This work deep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atitude and social well-being, paving the way for future intervention research to 

help increase both. 
Keywords  gratitude, social well-being, longitudinal study, daily diary method 


